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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让人看着很温暖，很安心。

是的，好人被世界温柔以待的新闻，总让我

们的道德感受到了滋养，让我们更充满做

好人的自信。

6 年前，当时年仅 19 岁的广东吴川青

年庞华新从外地回家途中发现 4 名女学生

在水塘溺水，他奋不顾身跳下两米多深的

水中救起她们。6 年后，25 岁的庞华新不

幸患上白血病，被他救起的 4 个女孩和他

们的家属在得知庞华新病重后，连夜赶来

医院看望，在外地的更是请假赶来，纷纷

为当年的救命英雄捐出了自己的心意。消

息传出后人们纷纷慷慨解囊，上万名好心

人捐助的 30 万元，使他前期的治疗费用

得到解决，医院方面也表示将全力救治庞

华新。

新闻后面都是这样能让人感受到温度

的留言：你是一个好人就注定被这世界善

待，善有善报这句话并不是无道理的，好心

有好报说的大概就是这样吧。以德报德，好

人救了好人，好人又来救好人。我知道这个

世界没他们说得那么好，但我也知道这个

世界没你们说得那么坏，这才是人心应有

的样子。

也有人说，终于等到一个暖心的正能

量新闻了，这样的事情太少了。看多了那些

冷漠无耻，好不容易有一个佳话，让我又相

信善良和美好了。能理解这种留言后的情

绪，是每天在网站“社会新闻”频道看到太

多窒息人心的负能量新闻后，被暖闻中的

阳光所治愈的感觉。

我想说的是，人们的善良，对美好的追

求，应该源于内在的道义自信和道德信仰，

而不是依靠外在的“佳话”支撑。因为这样

的佳话，你并不会在新闻中常常看到。并不

是说现实中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人们缺乏

感恩意识，好人很少受到好报，好人常常既

流血又流汗，其实是，我们身边像庞华新这

样被温柔以待的故事，行善，感恩，报恩，有

很多很多，只不过不像“广东男子 6 年前救

人如今病重，4 名当年被救者为其捐款”这

样有新闻价值，都很平常，静静地做好事，

默默地回报，因为太平常，平常得没有新闻

价值。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性判断，媒体上

之所以有那么多负能量，那么多让人寒心

的新闻，不是说这个社会变坏了，而是，这

本身就是新闻应该关注的。媒体并不是对

现 实 的 复 制 ，不 是 李 普 曼 所 说 的“ 拟 态 环

境”，恰恰相反，媒体上的新闻与现实有一

种“倒映关系”：媒体上的新闻看起来越负

面，现实倒并不那么幽暗；如果媒体上看起

来全是正面新闻，都是温暖人心的正能量，

现实也许越是不干净。人们有必要具备这

样的媒介素养：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事，才会

成为新闻。媒体上之所以充斥着罪恶和堕

落，因为那不是生活的常态。作为生活常态

的小感动、小温暖、小确幸，因为太平常太

平淡，而不会成为新闻。

“救人反被讹诈”“扶人反被诬陷”之类

的事件之所以常上头条，倒不是说我们这

个社会变坏了，而是，这样的事太反常了，

像“人咬狗”那样违背常理，道德感越来越

强的人们也对这样的事无法容忍。我们应

该有这样的好人自信：其一，这个社会还是

好人多，“善良”因为普遍而缺乏新闻价值；

其二，即使有好人没有得到好报的事情发

生，并不能摧毁我们的好人盔甲。这句话说

得好，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

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佳话

滋养善良固然好，更值得尊重的是，看到丑

恶和不公后，目睹“好人未有好报”后，依然

相信善良。

我不喜欢一种随意的态度，看到一次

背叛之后，呼天抢地地感慨“从此不相信

爱情”了；看到一次温暖之后，热泪盈眶

地感叹“从此我又相信美好了”。我又相

信什么了，这种句式背后是一种让人反感

的 玻 璃 心 和 摇 摆 人 格 。 轻 易 “ 相 信 ” 的

心 ， 会 因 为 某 个 相 反 的 个 案 而 轻 易 地 改

变。人们很容易在此起彼伏的新闻个案中

摇摆，爱时像天使，恨时像魔鬼，有时偏

执，有时盲从，热泪盈眶不到一秒迅速义

愤填膺。

成熟和强大的标志，就是在变幻不定

的新闻背景中有一个泰然自若的人格。他

明白，生活不是岁月静好，不是热泪盈眶，

不是佳话寓言，而是平实自然。

11 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

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郭净和藏族女孩

此里卓玛合拍的纪录片《卡瓦格博》，被中

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事实上，这部影片，仅是郭净在藏区拍

摄的众多影像中很少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郭净，曾有 10 年时间与云南迪庆

高原的藏族人生活在一起，背着简单的行

李 与 他 们 一 起 朝 圣、旅 行 。他 用 摄 像 机 和

笔，记录了 2000 年以来，外来探险、开发和

旅游等活动，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

响。他历时 4 年完成的《雪山之书》，以口述

历史和调查笔记的方式，用 50 多万字呈现

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神山文化、民间传统文

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

在云南德钦县的乡村，村民们都把郭

净叫做“桑匹记者”。因为他曾和村里的牧

人桑匹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桑匹身上的

虱子都爬到了郭净身上”。多年来，村民们

从没有把和他们同吃同住、背着摄像机的

“桑匹记者”当外来的“甲”（藏语中指汉人，

也通称外来人——记者注）。

郭净也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甲”，他

认为《雪山之书》就是他和当地藏族人合写

的一本书，“我不过是个执笔者。很多调查

过程都是和他们一起完成的，很多想法、观

点和认识都来源于他们”。

在德钦的高山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时，

郭净发现，当地藏族人很在意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登山事件，“只要和村民聊天，他们

就会说起梅里山难的事”。

梅里山难发生于 1991 年 1 月 3 日 ，那

天，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活动

中，17 名队员罹难，其中中方 6 人，日方 11
人。这是日本和中国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

梅里山难和 1999 年的“梅里雪山千年

登顶”行动，把梅里雪山炒得名声远扬。当

地藏族人反对攀登神山的呼声，也经由环

保人士的转达和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务

院的高度重视。

2001 年 ，德 钦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正 式 立

法，禁止任何登山队攀登这座山。

《雪山之书》的开篇，对山难事件进行

了陈述，包括官方的、媒体的、民间的、网络

的。山难事件不仅催生了中国的山难救援

组织，也第一次在网络上展开了登山运动

和环保、文化冲突的公众性讨论。

郭净把这些讨论都保存了下来。“它们

比登山活动本身更具有历史价值。人们曾

以与大自然斗争为荣，可大自然却用它自

己的方式‘报复’人类，沙尘暴、气候变暖都

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的结果”。

灾难带来了思考。中国登山队队长王

勇峰在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山难救援后，改

变了对山的看法，“不要怀着征服者的心态

对待山。山不是对手，山是朋友”。

“在藏区，神山不只是神山的概念，也

是环保的概念。”郭净说。

多年的田野调查，让他看到，藏族人与

山、荒野、动物有着一种亲密关系，那是城

里人无法了解的。只有到了那里才发现，它

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每天的生活空间。

郭净收藏着一本画册，画册上的狮子、

绵羊、金丝猴、老虎、兔子等动物，都是德钦

县雨崩村的村民们画的。

尽管村民们会抱怨动物给他们带来了

麻烦，但村民对动物的排序和评价，都与使

用价值无关，更多的是审美色彩。

比 如 ， 他 们 把 狮 子 放 在 所 有 动 物 之

首，他们认为，狮子是雪山的象征，没有

它就没有冰川；他们还认为，没有宝山就

没 有 马 鹿 和 老 虎 ； 尽 管 豺 狼 和 老 熊 吃 牲

口 、 吃 庄 稼 ， 但 它 们 “ 是 卡 瓦 格 博 的

狗”，兔子吃麦苗、青稞苗，但兔子走在

林中很好看。

“动物之美，被他们一语道尽。”

村民对动物的评价，让郭净等研究者

大开眼界。那次，他们进入雨崩村的一队人

中，有研究野生动物的、有管理自然保护地

的、有探讨文化变迁的。“尽管我们都受过

科学训练，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当地社区提

供帮助。可一旦身处深山，以往的知识便丧

失了解读的能力”。

“从对动物的看法，能看出当地人对山

的看法。”郭净说：“他们对环境、山林、大地

的认识，和他们对生命的认识是相互关联

的。”

这种关联，通过纪录片《卡瓦格博》中

救青蛙、喂蚂蚁的短片展示了出来。

这部片子是 2003 年 6 月，郭净与藏族

朋友仁钦多吉、此里卓玛等人，在绕卡瓦格

博外转之路上拍摄的。

那是在一个开满野花的山谷里，两位

转 山 的 老 妇 人 ， 扎 着 大 红 包 头 、 满 头 白

发，蹲在一个准备竖电线杆的小泥洞前，

用两根棍子把 3 只青蛙夹了出来。获救的

青蛙蹦蹦跳跳，跳向水边。老妇人在背后

对青蛙说：“你们没事找事，为什么跳进

电线杆洞去。人家一来竖电线杆，就会被

压死的。”

然后，她们继续前行。在一棵有半人高

的树根下，老妇人拿出一个塑料袋，抓了把

糍粑面往树根上撒，边撒边念：“红蚂蚁爷

爷来喝茶。”果然，红蚂蚁都从树根里出来

了，大的蚂蚁还站了起来。原来，有的藏族

地 区 一 直 还 保 持 着 每 年 上 山 喂 蚂 蚁 的 习

惯。

“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东西,
在藏区到处都看得见。人与自然共存的关

系，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郭净记得有一

次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的公路

笔直地伸向天边，然而司机开车却扭来扭

去，原来他在躲避迎面而来的小鸟和昆虫。

在果洛，郭净和朋友们前去拜访年宝

玉则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扎西桑俄。从

小就喜欢观鸟的扎西，是个跑遍藏区拍鸟、

并把每种鸟都能画出来的“牛人”。他的家

在草原上，他告诉郭净：“一个巴掌按下去，

手下会有 7 种治病的植物；整个身体扑下

去，医治所有病的植物都在你身子底下。”

郭净感叹，“和他们在一起，才真正理

解什么是生态文明、山水文化，它们就活生

生呈现在你面前。”

这 其 中 也 包 括 那 些 常 年 打 猎 为 生 的

人，他们对动物也保持着敬重之心。

比如猎手“阿尼洞”。藏语里，“阿尼洞”

的意思是熊爷爷。因为过去他打过很多熊

而得名。

有一段时间，熊爷爷突然变得成天坐

立不安，他总是看见各种动物来找他讨债。

于是，他决定不再打猎。他开始在村里成立

老年协会，做一些与环保和文化相关的事

情 。他 收 集 当 地 的 经 文 ，找 年 轻 人 帮 他 记

录，最后汇编成《卡瓦格博秘籍》。

和其他游客一样，郭净来到德钦，首先

是被卡瓦格博的自然风貌所吸引，但时间

久了，他发觉那些终年与山相依为命的人

更有意思。

他在《雪山之书》上写道：“卡瓦格博能

成为中国第一座拒绝人类登顶的雪山，他

的力量，不仅来自于风暴和雪崩，更来自于

给他命名的那个文化。来自于那些始终坚

持着那个文化传统的人们，凭借代代相传

的信仰，使一座信仰的山，成长为一座神圣

的山。”

让郭净和当地藏族人感到最不安的，

是 人 们 把 卡 瓦 格 博 的 名 字 叫 成 了 梅 里 雪

山。

据郭净的考察，梅里雪山是德钦佛山

乡境内的一段山脉，是当地的一座小神山，

由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登山队用了这个名

称，旅游业就用了这个名字。此后梅里雪山

的名气越来越大，而卡瓦格博却没有太多

人知道。

在《雪山之书》中，郭净专门用了一章

来讨论和反思雪山的名字。他直言不讳地

指出：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

区”。

藏族人不会把卡瓦格博和梅里雪山搞

混淆。“在藏族人看来，纵然雪山沉默不语，

它也永远是众生的庇护者”。

所以，郭净认为，当“甲”们来传授科学

和旅游开发时，要认真倾听当地人的声音。

他 们 世 代 与 荒 野、自 然 相 处 ，了 解 人 和 自

然、野兽本来应该各自处在什么位置，保持

什么样的关系。

“村民就是树的一部分，是森林的一部

分，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没有他们的

合作，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一

只鸟也保护不了。”郭净说。

在藏区的游历让郭净看到，这个世界

上，没有哪个民族比藏族住得更高，与山

的关系比他们更亲密。凡与雪山有关的一

切都被赋予了“洁净”的意义，对话雪山

要 手 心 向 上 五 指 弯 曲 ， 而 不 是 用 一 根 手

指。

“当我看见雪山的时候，我才对家园这

个词有了触感。”郭净说，大山不仅是他们

的衣食父母，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

藏族人依偎在偌大的宇宙中，他们的房子

和家，就是山的一部分。

《雪山之书》的出版，在云南迪庆藏族

人中引起极大反响。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藏族学者章忠云（熙饶桑波）认为，像郭净

这样以参与性的目光，把卡瓦格博地区当

地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以当地

人的思想为出发点，全面详实的研究，不仅

填补了当地人的空白，也让外界重新认识

了卡瓦格博地区”。

至今，《雪山之书》在德钦县都是畅销

书，迪庆藏区的多个公众号都在对此书进

行连载，其中包括德钦县委宣传部的微信

公众号。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郭净认为自己的

田野调查不是为了去注释经典的正确性，

而是要把老百姓看到的、思考的以及他们

所面对的现实传达出去，特别是“在东部飞

速发展中，认识西部生态的重要性”。

《雪山之书》是郭净用写一个旅行作品

的方式写出来的一本书，他认为带着信仰

的 旅 行 很 重 要 ，“ 一 个 人 应 该 有 两 个 世

界，一个世俗的，一个神圣的。”

就像在藏族地区，很多独居深山修行

的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环境：静谧的林间牧

场，开满鲜花的草地，近在咫尺的雪峰，

深邃湛蓝的天空，都透露出一种淡泊、清

凉的气氛，日常生活的繁琐和激情变得虚

无缥缈。牧人半年在村里过日子，半年在

山里，以劳作的方式修炼内心。

“对藏族人来说，神圣的空间不仅存在

于人造的庙宇里，更存在于荒野中。”郭净

说。

保洁大叔银杏之爱

12 月 6 日 ， 浙 大 儿

院医生们的朋友圈，被

一张暖心的图片给刷屏

了。图上一位大伯身穿

保洁服，手拿扫帚。身

边 的 小 女 孩 穿 着 粉 色 外 套 ， 挎 着 一 个 水

壶。他们面前是摆成“I love U”形状的

银杏叶，画面温馨有趣。

大 伯 姓 陶 ， 60 岁 左 右 ， 是 江 苏 人 ，

在浙大儿院当保洁员已经快一年了。那天

早上 6 点多，陶大伯就清扫了一遍院区。

现在正是银杏叶掉落的时节，没一会儿，

地面上又堆起了厚厚的落叶。

“他跟我说，这个叶子落下来蛮好看

的，病人经过都要看一眼，拍个照，扫掉

就太可惜了。后来他不知怎么地就想到扫

出这个样子。” 浙大儿院物业项目经理彭

女士说，陶大伯大字不识几个，她也好奇

这个英文字母他是怎么拼写出来的。

陶大伯的“大作”完成后，吸引了众

多病人和家属驻足欣赏。于是就有了那张

和小病人合影的照片。你看，只要有爱，

语言不是障碍！

医院垫付急诊药费

危重病人一送进急

诊抢救室，无需任何手

续，医院就在其就诊卡

里垫付 2000 元，有效期

为 1.5 个 小 时 ， 抢 救 的

所 有 费 用 从 里 面 扣 除 ，

抢救结束，家属将费用结清即可。此外，

送化验标本、取检验报告、拿药，也都由

护工代劳。这是浙江义乌市中心医院近日

推出的便民服务，家属不用再跑来跑去、

排队，可以全程陪护病人。

“危重病人家属本来就着急焦虑，基

本处于‘蒙了’的状态，再让他们往返交

费、拿药，太折磨人了，也耽误时间，所

以推出了这项举措。”该院急诊科主任陈

铁江说，“便民通道 12 月 5 日开通，每天

约有十几名危重患者使用这项服务，没有

一例拖欠、赖账的情况发生。”

在生命面前互相信任，这应该是人与

人之间最珍贵的善意。

小伙子喂拾荒人喝粥

冬日的长春街头已

非常寒冷，却于近日上

演了温情的一幕。一位

年轻小伙子在美食城就

餐时突然发现，有一位

拾荒老人正在收集别人

吃剩下的饭菜。他立即

买来一碗热粥，还亲手

慢慢喂老人吃下，“慢点吃，别着急。够

不够吃？”随后，他又买来几个包子送给

老人⋯⋯

这温馨的一幕被一旁就餐的网友拍下

来，引来一片赞美之声。“感谢这个男孩

在寒冷的天气里给老爷爷一丝温暖。”“有

爱，世界就充满爱。”

司机灌醉乘客救人

滴 滴 司 机

拉 着 客 人 直 奔

人 迹 罕 至 的 山

头 ， 还 将 客 人

灌 醉 ⋯⋯ 他 究

竟 想 做 什 么 ？

警 察 赶 到 后 ，

竟然给司机一个大大的拥抱，这究竟怎么

一回事？

12 月 5 日下午两点多，王师傅在浙江

建德的新广场接了一个客人。小伙子一上

车就问：“新安江最高的山在哪里？”王师

傅感觉不对劲，就问去山上干什么？小伙

子哭着说：“我不想活了！”这可吓坏了王

师傅，仔细一看，小伙子的手臂上有明显

的割腕痕迹，还在流血。

得赶紧想办法稳住他！于是，王师傅

说，“小兄弟，我家里最近也有事情，心

情很不好，咱俩一起跳崖吧。临走前，我

们 一 道 喝 点 酒 ， 聊 聊 天 ， 如 何 ？” 俩 人

“一拍即合”。

而 这 头 ， 新 安 江 派 出 所 接 到 报 警 ：

“我男朋友在 KTV 割腕了，你们快去救救

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自杀小伙子却毫

无音讯。直到下午 4 时 30 分，小伙子的电话

终于又接通了，传来另外一个男子的声音：

“人没死！就是喝趴下了，我也喝高了，你们

赶快来，我们在溪头新村山顶上。”

原来，王师傅和小伙子两人买了酒，

就上了附近小山丘的山顶。王师傅对他进

行 开 导 ， 小 伙 子 渐 渐 释 然 ， 酒 也 越 喝 越

多，一个多小时就喝得不省人事。按着王

师傅的指示方位上了山顶，民警赶紧将男

子送进了医院。

喝酒伤身，这一次却救了命，王师傅

的这波操作，我服！

郭净在攀登说拉山
口。

此里卓玛/摄

2016年夏，北京市通州区西马庄的一
处工地，一名不满20岁的工人站在窗
边看了很久。他跟着父亲离开家乡四
川来北京干木工活儿。照片的拍摄者
李程璞来自河南濮阳，是一名奔走于
全国各地的农民工，3 年前开始用手
机为身边的工友拍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今年 12 月 14
日说，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农民工
总量达到 2.82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 亿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424 万人
和50万人。

视觉中国供图

全国农民工总量
达到2.82亿人


